
王艳萍，经济学院教授，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积极

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流派等课程，教学效果优秀，深受学生喜爱。

参与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以及校级精品课程的建设，

发表多篇教改论文。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与青年教

师切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得校“师德标

兵”“三育人”“文明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荣

誉称号。

王艳萍—第三届教学奉献奖获奖者

戴毅，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的教学和研究，讲授财政学、西

方财政与税制、外国税制、西方财政制度等课程。从

教32年以来，每年均超额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

不断探讨和改进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的规范性和

完整性，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鼓励学生学以致

用，收获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戴毅—第三届教学奉献奖获奖者

段欣，艺术学院副教授，1995年入校以来长期坚

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近十年年均授课近600课时。

我校艺术设计学科创始人之一，担任教研室主任近20

年，为我校艺术设计学科的创建、发展默默奉献。屡

次获得学校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三育人”先进个人

称号，教学科研成果丰厚。

段欣—第三届教学奉献奖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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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生活平淡如水，然而它却并

不是死水。我是有些文艺在身上的，带着些对生活莫

名其妙的矫情和细心长大，因此不觉我的生活是怎样

无趣，反而时常品尝到最普通生活的甜。所以或许可

以矫情地说，我有自己的平凡生活美学。

在一个充满河南普适性元素的小镇长大，过得是

怎样平凡生活已不言而喻。整个中学时期，我热衷而

且热爱写学校后面的小土坡，而我的同学们和我没有

差别，大家都喜欢那个地方。我的语文老师对此已经

达到了厌烦的程度，每每到了写风景的时候，她都要劝

我们写点别的。在她眼里 ，小土坡只会是小坡，它不会

是夕阳西下时美如水墨画的样子，不会是濛濛细雨中

青绿动人的样子，更不会是被覆盖上白雪静谧悠远的

样子。我想，当你选择放弃去寻找普通生活里的美，多

美丽的风景也只是过眼云烟，见时视而不见。当时已

是成年的老师想让我们描绘的是名山大川，恢弘壮阔，

然而普通是最普遍的，没有谁能活在满是惊艳的世界

里，见不到远方美丽动人的风景，也可以抬头寻找在身

边盛开的花。

我很喜欢做些

无意义的事情，用这

些来放空自己，也是

填充自己。在行色

匆匆的世界里，学会

放慢脚步欣赏一点

东西不应该是成为

罪过的。想去吃一

个最新到的小甜筒，

还要看看甜筒上精

致旋转的花纹；想在

无事可做的下午享受一下波光粼粼的湖水，即使它有些

浑浊了，荡起的波纹依然晶莹剔透；想走在路上不用那

么着急，能够不忘记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涂抹了什么颜

色。在无聊的生命中，这些个“想要”组成了最温柔和煦

的色彩。我需要放空，需要这些最不起眼的美，生活告

诉我，它也很需要。

越是平淡的生活越需要一些细小的美。“我们不知

道我们是生活了一年365天，还是只生活了一天，剩下

的时间里都在重复。”能打破这句话的只有我们对生活

最虔诚和热爱的态度。花开了，就去看花吧，花期太短

了，人生也太短了；夜晚散步时，就抬头看看星星和月

亮吧，不是每个夜晚都如今夜一般清朗；没课时，去挥

霍一下时间吧，慵懒也是一种享受。晚上在操场逛的

时候，有很多人在卖花。回想高中临毕业时，突发奇想

送花给朋友做毕业礼物，本以为送花已经是最俗气的

了，但朋友却是十分惊喜，那时我明白了花店老板说

的，“用钱买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买的不是花，而是一

份独特的感情和爱意”。想到这里，我买了一束，花不

贵，却装点了生活，“我买了这份生活的美呀！”

在生命结束之前，最不应该燃尽的应该是生活的美

感。大多数时间里，忙碌是生活的底色，忙碌着，时间也

在无形中离开。当我们怀念自己的时候，却发现没有给

自己留下任何美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去看星

星，去看春花，买一束鲜花送自己一点浪漫，即使再微不

足道，当回忆起来，也不觉得生活是那样枯燥无味了。

诗人与我们是同一个世界，但我们的月亮有时却

不是同一轮月亮，见不到满月清辉，也见不到新月如

钩，我想，那是被黯淡的目光挡住了。我们没必要做每

个人的诗人，但我想，我们应该去成为自己的诗人，能

看到自己生活中的美，赋予生活最独一无二的美感。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童年，那是一段

难忘而小有遗憾的时光。

中国人爱吃，也给吃赋予了各种各样

的意义，想到北京，是全聚德的烤鸭在吊

炉里滋滋冒油；想到南京，有桂花板鸭咸

香适口；想到金华，那一条条琵琶般的火

腿活色生香；想到山东，煎饼卷大葱吃得

豪爽；想到云南，是香喷喷的过桥米线；想

到重庆，是红彤彤的麻辣火锅；想到兰州，

一碗碗清亮的爽口拉面开启一天的生活

……自然而然，想到河南，想到我的童年，

我就会想到一个个冬天早晨早早起床穿

过整座城市去找一碗胡辣汤的人。

在我的家乡，在那座豫东的小城。那

里的清晨总是来的特别早。台湾作家焦

桐把早餐称为“一天中最初的期待”，不错

的，当讨生活的各行各业的人们揉着惺忪

的睡眼走上街，在困顿中奔向要工作一天

的场所，对早餐的向往鼓荡着你，抚慰你

刚刚睡醒的胃的，总是那碗胡辣汤。

早晨的胡辣汤店是热闹的。屋子不

够，棚子来凑。简陋低矮的小店前支起顶

大的篷布，篷布下是攒动的人头。好的胡

辣汤是没有招牌的，飘扬的香辣的味道会

牵着那些老餮的鼻子走到摊子跟前。老

板一般是经验丰富的大叔，人生经历寡淡

的愣头小子是做不出味道醇厚的胡辣汤

的。钢勺或木勺，一勺便是一碗，红的牛

肉，白的黄花菜和面筋，混上灰黑的汤汁

稠而不腻，可不要被它的样貌吓倒了，配

上刚刚出炉的香葱油饼，嘬一口，你就能

体会到它的温柔，那滋味，呵，就是给个神

仙也不换。

胡辣汤的小店是个奇特的场域，地

位再高的人也不会给你多占一个位置。

不管你是穿西服打领带的、穿校服背书

包的、穿工装的、穿制服的、外表光鲜或者

朴素的，行夫走贩，黎庶百工，都得安分坐

在小板凳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

吸溜自己的那碗汤。老家小店的老板可

不会等人，早晨四点的一锅胡辣汤，只买

到十点便结束，睡懒觉的人只能吃个“闭

门羹”。河南的人就是河南的汤，河南的

汤养出河南的人，朴实敦厚，灰黑耿直，可

能不好看，但好吃。

后来，我来到郑州读书。郑州是我眼

中胡辣汤的“大本营”。我不再步行，门口

的公交车和地铁会带我去我想去的那些

地方。胡辣汤的店面也不再是低矮的趴

趴屋，宽敞明亮铺着瓷砖的店面，机器收

款取餐，门口充卡的大妈会懒洋洋地打量

你，估量你能充多少钱。西装打领带的光

鲜亮丽的人们正襟危坐，仿佛面对的是西

菜大餐，店里没有了吸溜声，因为用勺子

更优雅。架子上摆的，是装饰精美的精品

盒，上书大字“河南名吃速溶胡辣汤”，那

是送给外来贵宾的礼物。

我是顶不喜欢穿西装的，因为我觉

得被领带紧紧勒住的不是脖子，而是心；

我也不喜欢大妈打量的目光，因为这会

让我多买两块钱的油饼。

旅居英国的老友前日来电，说天天

学老外那一套喝咖啡，老觉得缺了胡辣

汤的那股刺激劲，希望我给他寄一碗胡

辣汤。看来英国的汤不好喝呀，希望他

不会怪罪我给他寄的“河南名吃速溶胡

辣汤”。

朋友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胡辣汤，可

是我又到哪里去找我的那碗胡辣汤呢？

我尝过郑州的很多门店，它们用料考究，

店铺也宽敞明亮，可是再也找不到童年早

晨在墙角小店里吃饱喝足后的满足感。

想来想去找不到原因，也就只能学着古人

哀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可一有机会，我还是会早起去找一碗

胡辣汤，因为这就是我生活的仪式感。贾

平凹说“丑到极致，便是美到极致”，我学

会去欣赏一碗胡辣汤的美——我们都不

喜欢速溶的调料勾兑出来的胡辣汤，我们

也都喜欢用料真实细火慢熬的胡辣汤，尽

管它颜色不太好看，但是只要喝一口，你

就会能体会到其中时间留下的道道痕迹，

这是速溶的快餐所没有的。其实，这不就

是我们的人生吗？那些你用真材实料填

充自己的日子，那些你用读书学习打磨自

己的日子，都会让你的灵魂芬芳四溢，散

发与众不同的美感。

万般过去无味，但有领会留下。希

望大家也都去寻找这样一碗胡辣汤吧，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仪式感。如果灵魂失

去庙宇，雨水便会滴在心上。

“我爱这温柔又残酷的人间，爱那些失败者的永不

认命，我爱废墟，爱有漏洞的真理，我甚至爱我们的失之

交臂。”李元胜这样描绘人间——温柔且残酷。对于我

们每一个人来说，生活大概也是如此，一地鸡毛里只有

几根罕见的翠翎。在我的世界里，诗意就是这世界的温

柔、这一地鸡毛里的翠翎。

孩子们的诗天真烂漫、充满灵气。“灯把黑夜，烫

了一个洞”，在小女孩姜二嫚的世界里，她的诗意来自

于灯与夜。八岁的陈科全的诗意则全在眼睛里，“我

的眼睛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下蓝

天，装得下整个世界；我的眼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

事，就连两行泪，也装不下。”又天真又有哲理，看着他

们的诗，不禁回想起自己童年的那些无厘头的想法。

小孩子的世界最可贵的是那份好奇心，最有趣的是他

们不时沉思，仿佛顿悟了世界的真谛。

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有选择，有热爱。我最爱是

周梦蝶的诗提供的选择“我选择江欲其怒，涧欲其清，

路欲其直，人欲其好德如好色；我选择无事一念不生，

有事一心不乱”；于坚告诉我们“只要你活着，就该到

处走动，生命有无数形式，活法不止一种”；席慕容的

热爱是“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中都能有新

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

方向”。当我们迷茫的时候，读读他们的选择与热爱，

也许就找到了自己的远方与田野。不拘泥于当下，不

困顿于苟且。

世间最美的情话，莫过于一句“我爱你”。而在诗

歌里，这三个字又能变化成多种形式。潘柏霖说“你

是颜色很深很深就像石阶那般灰的云朵，让我踩上，

让我以为我不会坠落”；沈从文的爱是“我行过许多地

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

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李敖的爱则是“不爱

这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

眼”。那个二十岁的她（他），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人。

况且，不是每份爱都能得到圆满的回应，也许最后都变

成了一句诗：“我想你了，但我不能对你说”。

拨动我们心弦的不止今人的文字，古代先贤的诗

句一样穿过岁月，洗涤我们的心灵。贺知章晚年回乡

看到故乡风景的一句“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

波。”将他几十年在外漂泊的苦楚熨平；南北朝时期的

一个女子通过“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将他的思念

带给身处江北的情郎；对待雪夜，古人有的成为“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的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

人。”更有的准备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去邀请

友人“能饮一杯无？”来共度。他们

虽然与我们隔着历史的鸿沟，但通

过诗词，我们又结识了这些栩栩如

生的新朋友。在我们感动孤独时，

他们与我们对饮，再邀上月亮，共

度每一个难熬的夜晚。

读过别人的诗篇，带着他们

的诗意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生

活中难免会有与他们一样的共鸣

时刻，那么你会像他们一样，发现

其中的诗意吗？我们可能写不出

一首好诗，但是，我们肯定能感受

到生活中的诗意与美好，像李元

胜一样热爱这个温柔且残酷的人

间。人间处处有诗意，让我们珍

惜当下的每一天。

我有一只名叫甜甜的小柴狗，现在我不常会想起它。它和家里那道

漆红的铁门一起，窝在我心中一隅。

那道门和它沉默地、长久地立着，好像在等我回家。

2012年的秋，我十岁。那时的天总是大大方方地蓝着，我窝在床上，

为一只兔子的背叛而神伤。“我每天都给你拔草，给你做爱心便当，带你散

步，你怎么狠下心离我而去的！”“兔子不通人性，而且你天天带它溜达，它

可不是跑野了嘛。”爸爸听到我的控诉，在屋外说。“诶，闺女，快出来看，家

里跑来一只小狗。”“不看！烦着呢。”我一股脑将自己塞进被子里。

和甜甜正式建交是在一个放学后。那时它躲在院子里已好些天，我渐

渐忘了它。直到那天我刚要进屋门，便看到一个黑影从斜后方掠过。我想

了很久方才想起小狗的事，它长什么样子？我可太好奇了，便跑去屋里拿出

我最爱的零食——蘑古力。没有人可以拒绝蘑古力，我想，就连狗狗也不

行。“嘬嘬嘬～”我拿着蘑古力，对着院子诱哄着，不一会儿，我看到一只小狗

从杂物堆里钻出，迈着迟疑的步子向我走来。

和我想象的不同，它并不瘦小，毛色黄黑相接，厚实且有光泽。它脖

子处是白色的毛，四只爪子也是齐整的白，“还挺注意保暖，”我想，“离家

出走还不忘戴围巾穿袜子。”

它很爱吃蘑古力，我便唤它甜甜，笑着看它嘎嘣嘎蹦吃得满口香甜。

很多事情我懂得太晚了，就像那时的我不懂狗不

能吃巧克力一样，我也不懂流光易抛，彩云易散，

世间大多好物都不坚牢。

所幸甜甜福大命大，半盒蘑古力下肚尚且活

蹦乱跳。后来我变得很谨慎，不敢再随便让它吃

零食。甜甜最开始什么都吃，剩菜泡馍也吃得津

津有味。喂它一块泡馍，它囫囵吞下便又抬头，两

颗黑玛瑙似的眼睛闪着光，紧紧盯着筷子夹的泡

馍，还时不时伸出舌头舔两下嘴巴。“你是饿死鬼

投胎吗？”我笑了，“慢点吃，没狗跟你抢。”它听到

我说话，总会摇摇尾巴，果冻似Q弹的耳朵往后

缩。很久没吃饭了吧，我想，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

了，我给你铺小窝，给你买大鸡腿吃，你可不能像

那负心的兔子一样丢下我跑掉哦。

后来，甜甜真的就在我家落地生根，这一呆，

就是八年，让人不得不相信缘分。

我最开始上学时它总是会跟着我，我害怕它

找不到回家的路，就经常和它斗智斗勇——给它丢

一块酥肉，然后趁其不备光速跑掉，或是干脆把家门

紧闭，不让它出来。后来它渐渐明白了我的用意，每

次我出门，它总是跟着我，然后停在家门口目送，在

那道漆红的铁门旁坐下，一动不动，好像一尊小狗雕

塑。

有时候我会好奇，它会不会是“形式主义”，我

一走它就出去撒欢了？于是有一次在拐出胡同后，

我静静地在原地蹲了好一会，然后像一个特工一样

“嗖”地出来，双手做枪，瞄准，视线的尽头还是那尊

小狗雕塑。只是，雕塑好像突然被女娲娘娘用沾露

水的柳条抚过一样，尾巴摇成了螺旋桨。

后来我渐渐长大，回家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

但它还是会在门口目送我。我喊它的名字，不管多

远它好像都能听见，它会飞速向我跑来，爪子在地上

发出“喳喳”的声音。

但是在高三那年回家，我喊“甜甜！”却再也没

能得到回应。

哥哥说他们把甜甜葬在了一个安宁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去看它，那里四下阒寂，树木高耸，有风

声入耳。

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

后来有天，我和妈妈去集市，花鸟鱼虫，好不热

闹。我看到有卖小狗的，白白的毛，很可爱，不知是比熊还是萨摩耶。妈

妈顺着我的目光看去，怔了一下，又上前问卖家多少钱。我突然就想到了

甜甜，我很少会想起它，它像是被我强行塞进了杂物堆里，置之不理。

我开始哭，开始绷不住地哭，在人群里，哭得像是个十岁的孩子，像是

一个失忆的人突然康复，奔涌的记忆混着泪水将我淹没。“妈，我不要别的

狗，我就要甜甜，我不要别的狗……”我好想它，想我半夜偷跑出去给它买

鸡柳，它看到鸡柳时发亮的眼睛；想它不习惯洗澡，听到吹风机响时撒腿就

跑的背影；想它第一次见雪，绕着院子疯魔似的跑成黑色的闪电；想家里院

子水泥未干时，它踩过留下的小狗爪印；想它细软的毛，果冻似的耳朵，在

门下凝望我的双眼。

后来，我从杂物堆里找到它，用它最爱的鸡腿诱哄它出来。每当我疲

惫时，摇摇晃晃着回家，还会看到它站在漆红的门下，冲我摇着尾巴。

“慢慢走，欣赏啊！”无数汽车在阿尔卑斯山谷中急驶而过，向着远方，不曾看到路旁的标语，也不曾四

顾沿途的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

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与其行色匆匆，把自己囿于囹圄，不如风月平生意，细赏沿途景。

且去干净院落读一首小诗，去夜里花铺撷一朵生活之美，去穿越街巷寻一碗童年的味道，亦或是奔至

记忆之河溯游而上，去打捞那份抛却的难平之意。

且去听，去赏，去感受，这永远无法复刻的生之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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